
“只要还登得动山，

这工作一定干下去”

从早8点到下午4点， 程永茂在跌宕

起伏的山峦间，沿着修缮路线一路向东，

翻越了8座敌台， 中午简单吃点干粮，就

继续前进。

在指导和检查现场施工的同时，他

还用相机记录箭扣长城的修缮情况。 在

他眼里，箭扣长城处处是景，这些景包含

着长城的历史文化、艺术美学、科学技术

等丰富的信息。

前后三期修缮工程， 共长达五年时

间。程永茂说箭扣给了他许多灵感，他用

自己的话总结了 “隔景观箭扣长城二十

景”，朗朗上口，光是读上一遍就能感受

到这段长城的雄奇秀险。 东路十二景为

“牛角边，正北楼；翻石过海，鬼见愁；穿

石门 ，看倒钩 ；擦边蹭 ，缩脖楼 ；布达拉

宫，单边靠；油篓顶下，虎跳愁”。 西路八

景是 “擦边过 ，将军关 ；三十八蹬 ，天梯

险；单边过，北京结；鹰飞倒仰，九眼楼”。

“北京要建设长城文化带，而长城文

化正是体现在长城周边的环境生态保护

上”。 在一处敌楼上方，他用手杖指向灌

木丛中一株看似普通的植物， 语气略带

激动地告诉记者， 这种植物叫丁香叶忍

冬， 是经中国林业大学专家确认的濒危

珍稀植物，全国仅存几十株。

丁香叶忍冬仅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

山上生存，这也正好就是长城的高度，在

这次修缮中发现了7株，在二期也发现了

20多株。 如何保护它们？ 程永茂说，周边

的灌木、绿植被相互依存，都保留下来，

将珍贵的丁香叶忍冬“藏”在里面。

行至最后一个敌楼正北楼， 忽然传

来阵阵欢声笑语， 原来是一群长城专职

保护员正坐在正北楼台阶上。 他们都是

长城脚下的村民， 文物部门专门聘请他

们来守护长城。目前，箭扣长城仍属于未

被开发的“野长城”，每年慕名而来的攀

登者多达数万人。保护员每天巡逻提示，

劝阻驴友不要攀爬。他们还有一个职责，

对长城本体发生的病害， 要随时发现随

时记录，及时上报文物部门。

一路上， 他总是情不自禁对长城的

景物发出赞叹声。 他要亲手制作一张箭

扣长城20景的地图，不仅有路线、地名，

还要配上20景的每一景照片。为此，他好

几次站在城墙边上、 甚至敌台的外侧进

行拍照，不顾脚下的万丈深谷，令观者无

不提心吊胆。

将近傍晚， 沿着湿滑的山路下到山

脚，回头遥望山脊上那蜿蜒起伏的巨龙，

历经400年沧桑的箭扣长城在夕阳下显

得更加古老神秘。程永茂语气柔和地说：

“长城是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今年我

已经64岁了，登山爬城也发怵了。但只要

是修长城，我心甘情愿，义不容辞。 只要

还登得动山，这工作我一定要干下去。长

城修缮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我希望为文物保护、 文化传承尽自己的

一份力。 ”

1094 米 、 8 座敌台 ，

箭扣最险段正在修缮

头戴安全帽 ， 手拄一根细木手

杖， 脖子上挂着小相机， 程永茂从山

脚下的雁栖镇西栅子村出发， 爬上了

有 400 多年历史的箭扣长城。

三年前的夏天， 记者曾跟随程永

茂登上箭扣， 从天梯走到鹰飞倒仰，

见证了一期修缮工程的成果； 三年后

的今天， 记者再度跟随他来到三期修

缮现场， 发现他步伐依然稳健有力，

在崎岖陡峭的山脊上总是一马当先，

年岁增长丝毫没有削弱他的体力。

修缮箭扣的 5 年里， 每周他都要

上山三四次， 查看修缮进度和质量。

这些路， 他已走了几百次， 哪里地势

陡峭 、 哪里地势平坦 、 哪里有残损

处， 早已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

箭扣段长城， 东起慕田峪， 西至

九眼楼， 总长约 10 公里， 因形如满

弓扣箭而得名， 是明代长城最著名的

险段之一 。 2016———2017 年的一期

工程完成了从天梯到鹰飞倒仰的修

缮， 全长 1003 米。 2018———2019 年

的二期工程完成了由鹰飞倒仰至北京

结的修缮， 全长 745 米。 此次三期工

程修缮长度 1094 米， 包括箭扣长城

东段的 123———130 号敌台及边墙 ，

是箭扣段长城落差最大、 最险峻陡峭

的段落， 也是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

记者来到正在施工的作业面， 看

到工匠们正在倒料 、 背料 、 墁地砌

砖， 修缮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由

于地势险峻， 许多斜坡在 80 度以上，

工匠在修缮某些部位时， 几乎站不住

脚， 使不上劲。 物料运送也是难点，

需由骡子驮到城墙根， 再由人往长城

上扛， 一块砖 15 公斤， 一次背两块

砖， 后背都能磨破皮。 还有一些坍塌

滚落的条石散落在几十米深的沟底，

要靠卷扬机一点点拖拽上来，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工程从 4 月 17 日开工， 预计今年

年底完工。 修缮之前， 箭扣长城东段的

许多墙体坍塌严重、 墙心裸露、 平台有

大裂缝等。 修缮尺度如何把握？ 程永茂

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现在是急诊救

命， 不是看病”。 也就是说， 要进行抢

救性加固修缮， 消除安全隐患， 而非恢

复原状。

在程永茂看来， 要尽可能保持原址

不再继续损坏， 延长它的寿命， 进行最

小干预。 能用老砖的地方用老砖， 能不

加新砖就不加， 而且要本着原形制、 原

结构、 原材料和原工艺的原则。 修缮方

案都是经专家反复论证后国家文物局审

批的，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工匠们每天清晨 6 点上山， 傍晚 6

点下山， 最多的时候有近 80 人在现场，

他们都经过专门的培训 ， 技艺精湛 。

“既然咱们的祖辈先人能把箭扣垒起来，

咱们也能把箭扣修缮做好”。 程永茂常

常这样鼓励工匠们。

十多年来， 在长城修复工程中， 程

永茂口传身授， 带出了一支过硬的长城

施工队伍， 这些工匠大部分是来自河北

滦平、 丰宁、 承德等地大山里的农民，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山里， 能吃苦， 且精

通砌石垒墙的手艺 ， 对于长城修缮的

“五随” 法， 他们吃得透、 悟得深。

“箭扣长城 400 多年历史， 每块砖

都是文物， 特别值得珍惜。” 程永茂介

绍说， 从二期修缮开始， 考古清理就被

用到长城清理中。 每 10 米清理出多少

方砖、 条砖、 七分头、 半头， 都要详细

登记， 尽可能把他们按照原位归脉， 用

考古方法， 保护好每一块现存的旧砖。

目前， 三期修缮工程在 130 号敌台

清理出 4 枚铁弹， 还在 127 号敌台清理

出一块 50 厘米见方的城工碑， 碑上文

字明确记载了此段长城的修建时间， 是

距今 402 年的万历四十五年， 并将长城

定性二级边墙。 这些出土文物都进行了

登记并移交怀柔区博物馆收存。

“怀柔段长城， 雄踞京师北门， 建

筑等级是非常高的， 双侧垛口墙， 内外

防御， 下石上砖。 长城马道的排水都是

向关内排水， 关外高， 关内低， 为的是

不给敌人提供攀登条件 。” 程永茂说 ，

排水问题也是修缮的重中之重， 排水口

得不到及时疏通和修缮， 入冬后很容易

因渗水形成冻胀， 造成砖体膨胀破裂。

多年的修缮过程中 ， 程永茂总结

出 “五随 ” 法 ， 即 “随层 、 随坡 、 随

弯、 随旧、 随残”。 随层， 就是随着老

城墙的石层 、 砖层 、 土层 ， 不能出现

错茬 、 乱茬 、 搭茬 ； 随坡 ， 就是修复

中务必随坡就势 ， 注意坡度 、 角度的

处理 ； 随弯 ， 即按照原有的山弯 ， 该

留活角留活角 ， 该留死角留死角 ， 随

其自然； 随旧， 即保留古长城的旧貌，

修旧如旧 ； 随残 ， 就是忠实于古长城

历史现状 ， 该残的地方要保持残状 ，

保留历史沧桑感。

如今， “五随” 法已成为箭扣长城

修缮的技术要领 。 一路上 ， 他走走停

停， 敏锐的目光审视每一处细节， 可以

看出， 他对 “五随” 要求很高， 质量扣

得很死。 他手拿的细木棍既是登山杖，

又是 “指哪打哪” 的指挥棒， 精准地落

在他所审视的某块砖 ， 甚至某条砖缝

上。 他告诉工匠， 城砖的缝隙、 朝向，

古时是怎么样的， 今天还得怎么样， 条

是条， 丁是丁， 马虎不得。

放眼四望， 脚下的长城依旧古朴自

然， 经过 400 余年风霜雨打的沧桑感并

未消失， 不经专家指点， 很难分清哪些

是新砖， 哪些是旧物。 程老有些得意地

笑了： “看不出来修了就对了， 很多地

方没有添一块新砖， 只是把散落的旧砖

按古代的工艺重新砌好， 400 年前的长

城地面就长这样。” 浑然天成、 “看不

出活儿” 正是他追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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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茂： 箭扣上的“长城匠师”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崇山环翠、奇峰雄险的北京怀柔箭扣长城，位于明代三大军
事重镇蓟镇、宣府镇和昌镇交界地，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
明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

看似坚固的长城抵不过岁月侵蚀，大自然的风霜雨雪，外加
人为的破坏，箭扣长城出现了墙体坍塌开裂、地面破碎残损等情
况，长城的结构稳定受到了威胁。

从 2016 年起，文物部门开启了箭扣长城修缮工程，至今已
是第三期。

这五年中， 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始终坚守在箭扣长城修
缮第一线。 他数百次行走在陡峭险峻的山脊上，细细打量每一块
长城砖石，以长达 16 年的长城修缮经验，总结出随层、随坡、随
弯、随旧、随残的“五随”法，保护了长城遗址的古朴风貌，使正确
的长城文化信息得以延续传承。

他，就是箭扣长城修缮工程的施工技术负责人、 64 岁的古
建修缮兴隆门第 16 代瓦作传人程永茂。

作为一名古建瓦作高级营造师，从 2004 年开始，长城就成
了他的人生舞台。多年来，他在各地修缮长城近 20 公里，被人们
誉为“长城匠师”。 保护长城的完整性、真实性、安全性是他始终
如一的信念。 “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传承好，不要去改变原有
的样貌，给后人留下真东西，这是最重要的。 ”程永茂说。

荩修缮箭扣五年中， 程永茂数百次行走在险峻的山脊上， 细细打量每一块

长城砖石。 李扬摄

▲程永茂在箭扣落差最大、 最险峻

段上徒手攀爬。

（除署名外， 均新华社发）

保护长城的完整性、 真实性、 安全性是程永茂始终如一的信念。 站在危险的敌台边缘， 程永茂细心查看长城边墙的情况。 李扬摄

恪守匠心，传承文化
箭扣长城地处北京怀柔， 这里正

是程永茂的家乡。

程永茂是怀柔桥梓镇杨家东庄

人 ， 18 岁开始学徒 ， 干上了瓦匠这

一行。 多年磨练， 他逐渐精通了砌、

抹 、 垒 、 瓦等瓦作技术 。 1991 年 ，

他凭着高超的瓦作技术加入了新组建

的北京怀建集团园林古建公司， 同年

参与了北京红螺寺大雄宝殿古建的复

建工程。

“南有普陀， 北有红螺”， 在红

螺寺大雄宝殿复建工程的施工中， 为

精益求精 ， 他在古建筑瓦作材料加

工、 做法、 操作技巧等方面， 向故宫

博物院高级工程师、 兴隆门瓦作第十

五代传人朴学林先生虚心求教。

兴隆门 （木厂） 是明、 清两代紫

禁城及皇家建筑初建与修缮的主要参

建作坊之一， 程永茂从朴先生那里得

到了兴隆门手艺的真传。 此后， 他正

式拜师朴学林先生， 跨入兴隆门成为

第十六代传人。 师父赠送给他一把曾

砌过故宫东北角楼的瓦刀， 他精心收

藏着， 视为珍宝。

“古建筑修复的技术辅助手段和

设备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修复准则却

一直没变。” 程永茂说， 兴隆门的祖

训就是修建任何工程， 都要上对得起

祖宗， 下对得起子孙后代， 不偷工减

料， “一切按则例办”。

他把自己的古建修复技艺运用在

大量施工项目中。九十年代，他参与了

红桥市场屋顶、协和医院屋顶、西客站

瓦面工程、 鲁迅故居修缮工程以及东

四灯草胡同十九号翻建工程。此后，他

还主持了天安门城台保护、 太庙牺牲

所修缮、广济寺下院藏经阁修缮、八大

处公园四处大悲寺修缮等工程。

2004 年起 ， 程永茂开始参加长城

抢险与修缮工程 。 16 年中 ， 他参与完

成了黄花城、 慕田峪西、 鹞子峪、 西水

峪水长城、 青龙峡、 河防口、 箭扣等修

缮工程， 累计抢险修复长城 20 多公里。

每段长城的施工， 他都亲自现场踏勘、

丈量、 用 CAD 绘制施工节点详图、 协

调布置分部分段的施工任务， 也被誉为

当代 “长城匠师”。

长城修缮是精细活儿， 每一段长城

修缮， 都凝聚了他的心血。 程永茂接手

的第一个大规模长城修复工程， 是黄花

城段长城的修复。 城墙总长 3300 多米，

需修复敌楼 13 个 ， 60 多位工匠 、 200

多名小工一齐上阵。 他认真研究了古城

砖的尺寸、 土质结构以及灰质， 然后赶

到天津蓟县， 跑了一家又一家烧砖厂，

随后， 又到河北易县， 一家又一家地看

灰厂。 用他的话说， “修长城靠的就是

三样： 青石、 城砖、 白灰， 哪一样都不

能含糊。”

在黄花城小城峪长城加固修缮中，

由于前期墙体垒砌块石进度快， 任务完

成得好，砌城砖和铺地面砖又急等用灰，

但是泼灰闷制周期不够， 程永茂闻讯后

心急火燎地爬上山，要求立即停工。因为

他心里非常清楚，古建“九浆十八灰”中

的泼灰，最关键的是熟化期，熟化期不足

一个月，容易引起墙体膨胀、灰面开裂。

程永茂站在城墙上， 大手一挥：“工程停

工，工人放假，责任我负！ ”

谈起这些经历， 程永茂说， 即使几

百年过去了， 古建筑所使用的材料、 工

艺、 形制和做法仍需恪守。 “文物都是

精粹， 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都是精粹的

传承人， 我们有责任把文物、 文物保护

方法以及文保精神世代传承下去， 这是

我们的责任。”

最小干预，保护箭扣的
“惊、险、奇、特、绝、野”

7 月的怀柔山区， 时晴时雨， 上午

还是骄阳似火， 过了午后， 卷舒行进的

白云渐渐在青山上投下大片的影， 远处

的小村庄也在光影中时明时暗， 不久，

阵阵雷声传来， 旋即一阵急雨洒落在长

城的石砖上。 程永茂行进的脚步丝毫未

受影响， “下点雨好， 凉快！”

100 多年前 ， 一位诗人留下诗句

“同游到此齐翘首， 遥望人从鸟道来”，

并感叹： “攀跻之难， 殆过蜀道。”

作为 “万里长城最险段”， 箭扣长

城当年兴建困难， 如今修缮也不易。 加

固修缮长城， 既要最大化地让长城稳固

安全， 延长寿命， 又要最小化地干预复

原， 保留历史原貌。

从 2019 年起， 箭扣长城修缮开始

借助无人机、 传感器等高科技手段进行

保护和监测， 并将考古环节纳入方案设

计阶段， 强调 “最小限度干预” “不过

分地实施修缮” “保护箭扣长城的惊、

险、 奇、 特、 绝、 野的特点”。

身体悬在半空 ， 脚下是幽深的山

谷， 从岩石一侧跨步转到另一侧， 每个

动作要在岩石上找到对应的支点……这

是西缩脖楼西侧一处如同 “绝壁” 的岩

石， 记者亦步亦趋跟随程永茂爬过这处

险境， 一身冷汗、 惊魂未定之余， 不禁

为长城修缮者能 “不过分地实施修缮”，

保留下长城这份惊、 险、 绝、 野而感到

钦佩。

“这处原本的台阶已经毁掉了， 依

山石而建的城墙也塌了。 对于绝大多数

长城点段， 现在我们都按照考古遗址进

行现状保护， 延缓消失速度， 尽可能避

免工程干预。” 程永茂说， 过去， 一些

长城在修缮中， 地面常常要修得非常平

整， 有缺砖的地方要补上新砖。 此次箭

扣长城修缮， 只要不影响长城本体安全

和人员安全， 就不会添加新砖， 也体现

的是 “最小干预” 理念。

鬼见愁———这是另一个令人望而生

畏的攀爬点。 这段长城墙体早已坍塌，

形成一段巨大的缺口， 只能从旁边的巨

型山石上通过， 但这块十几米高的山石

上， 除了一些纵向裂缝， 几乎无 “路”

可寻。 此前曾有攀爬者在爬这块巨石时

不慎摔下， 受了重伤。 走近细看， 唯一

可攀附的是沿着裂缝垂下的一条绳索。

记者注意到， “最小干预” 的原则

体现在各种细节中。 一些敌台的损毁程

度比较严重， 裸露的城墙心触目惊心，

工程人员进行了必要的加固， 排除了险

情， 但对已经坍塌的部位并没有做过多

重建。

植被的去留也在这次修缮中经过了

反复论证。 程永茂说： “这次修缮段中

保留植被是一个创新。 去除对长城本体

有安全隐患的植被， 酌情保留不影响长

城结构安全的植被。 对不得不去除的植

被， 不能连根拔， 而是直接剪掉， 避免

城砖碎裂。” 因此， 三期修缮要比一期

和二期保留了更多植物， 也留下了更多

历史信息。

据统计， 目前我国各时代长城资源

分布在 15 个省（区、市）的 404 个县（市、

区），各类遗存总计 43000 余处（座/段），

其中有大量的长城亟待修缮。

2019 年 1 月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

文物局联合印发了 《长城保护总体规

划》，对今后的长城保护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 明示了 “不改变原状”“最低程度干

预”“预防为主”等保护维修原则。箭扣长

城正在实践的修缮方案， 将同样体现在

日后其它长城的修缮过程中。

“许多细节都体现着修缮理念的进

步。” 程永茂认为， 人们不必担心原生

态韵味的消失， 箭扣长城惊、 险、 奇、

特、 绝、 野的特点， 及长城周边的整体

景观风貌 ， 都得到了尽可能的保护 。

“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传承好， 不要

去改变原有的样貌 ， 给后人留下真东

西， 这是最重要的。”


